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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黑暗餐厅：

让你“失去一顿饭的光明”
假如给你一天黑暗，你会

怎么办？
在北京西单商业街里藏着一

家“黑暗餐厅”。 在这家餐厅，顾客
寻找座位是靠视障员工引导，用
餐过程伸手不见五指， 品尝食物
会遭遇勺子碰不到嘴的尴尬。

也是在这家餐厅， 那些每天
处于黑暗的视障者， 却收获了比
光明更重要的成长， 成为能够独
挡一面的餐厅管理者、经营者，甚
至帮助他人的志愿者。

坚持这样一家餐厅并不容
易， 疫情一度让创始人于爽陷入
债务危机，计划“借贷续命”。

然而一年后， 黑暗餐厅奇迹
般存活下来， 得以持续为残障者
提供安心的工作环境、 进而去影
响更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眼下， 创始人于爽还将继续
努力下去， 开一家为听障从业人
员量身定制的咖啡店， 帮助更多
残障者就业。

【一】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木马
童话黑暗餐厅平均每天接待顾客
1.5人，创 12年最低。

那段时间， 于爽的新朋旧友
纷纷伸出援手， 才使她每个月能
按时缴纳租金。

很多人不理解于爽的坚持，
更不理解她为何要放弃原本高薪
的医生工作， 坚持做这个异常艰
难的餐饮生意。

答案只有于爽心里清楚。
1999 年，她 28 岁那年，由于工作
劳累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当时
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正在高速
旋转的陀螺霎时颓然倒地，“如
果我真的看不见了，以后我将以
何为生？ ”

她接受了一场手术。 术后双
眼遮蔽休养，那真是一段“全盲”
的日子， 她迫切希望拆开纱布重
见光明。

也是在这时候，于爽发现，盲
人或许是“残中之残”，职业范围
极为狭窄。

于爽是幸运的， 她的视力障
碍得以通过现代医疗重新恢复，
但那些先天失明、 或者无法治疗
的视障者该怎么办？而这群人，有
1731万之巨。

于是在冥思苦想多年后，她
开始为这群人量身定制工作岗
位。考虑到餐饮服务业贴近生活，
入手相对容易， 与人交流机会也
多， 于是萌生出要创办一个黑暗
餐厅的想法。

餐厅要用残障者做店员，打
造成全黑的环境， 让顾客进来就
沉浸在脱不掉的黑暗中。

“很多事情，不亲自体会一下
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种滋味的，
体会之后， 我们会更珍惜现在所
有。 ”于爽说道。

但一开始， 于爽就被员工招
募给难住了。 好不容易来一位应
聘的视障者，转一圈就走了。这些

人多数很敏感， 做一份工作他们
需要把自己所有的残缺都暴露出
来，这种信任感很难建立。

最后， 于爽只招到了几位愿
意兼职的视障者在黑暗用餐区服
务。意外的是，黑暗餐厅开业即火
爆， 营业第一天就有不少顾客等
位。

很多人用餐后都会来问于
爽，店员是怎么培训的？

于爽总是玩笑着回应一句
“你猜猜”， 从不主动将黑暗区的
“秘密”说出去。 许多年来，这些秘
密就被暗藏在每一个珍惜黑暗餐
厅的人们心里。

2013年 9月， 北京某特殊教
育学院的大一学生黎遥来到黑暗
餐厅应聘。

“听说有餐厅愿意招盲人工
作，不是按摩也不是去工厂，这种
机会太难得了。 ”那天和黎遥随行
的还有 10多个同学。

那天于爽非常开心，她没想
到，这些来应聘的大学生，不仅
受过高等教育， 还有着一身才
艺，有的会琵琶，有的会美声，有
的会弹琴。

“他们太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
了”，那天于爽留下了 8个小伙伴。

从那以后， 木马童话黑暗餐
厅就增设了现场表演， 一届届视
障学生在黎遥的引荐下， 登上黑
暗餐厅的小舞台表演。

黎遥说自己第一次在校外获
得肯定就是在餐厅。 那时她刚来
演出， 路过的客人忙于在黑暗中
摸索，直到同学昊雨唱起来，附近
一位客人向着他们的方向说了一
句，“这是放的曲子吧，真好听”。

结束后， 黎遥和昊雨为这句
评价激动了整夜。

视障小伙子昊雨， 在餐厅工
作八年， 演出之余还会参与黑暗
用餐区的服务工作， 那也是他最
喜欢的一个区域。

“走进那里就像回到自己的
王国， 让客人搭着自己肩膀走进
黑暗的过程， 就像带朋友回家玩
一样。 ”

在黑暗用餐区服务， 是昊雨
最放松的时刻， 却是客人最紧张
的时刻。 昊雨会主动给客人讲笑
话、聊八卦，遇到一个人用餐的顾

客， 他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来聊几
句，怕客人落单寂寞。

有人问昊雨， 你怎么能在黑
暗中这么放松自如？ 他从不深入
解释， 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一句：
“我在黑暗里习惯了 20 几年，资
历比你们老而已。 ”

昊雨和黎遥还常组织同学到
餐厅聚餐，在黑暗区边吃边唱，大
家一连唱上几个小时还不尽兴。

“除了这里，我想不出还有哪
里能让我们这样放肆地吃喝玩
乐，不必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 ”
黎遥说。

【二】

从 2018 年开始，于爽觉得餐
厅有些“走背字”。

那一年， 北京西单西西友谊
酒店大门装修， 顾客找不到黑暗
餐厅入口，客流骤减。

次年， 餐厅所在的楼层又开
始内装修， 餐厅以外的区域日夜
暴土扬尘，从外面走进来，留下一
串泥脚印，“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开
在工地里。 ”

好不容易等到 2019 年底装
修竣工， 没想到又被突降的疫情
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员工们主动要求缩减开支，
为节约人手， 放弃休息揽下了更
多工作。 还在美团工作人员帮助
下， 学习如何把餐厅演奏视频上
传到“商家新鲜事”里，给餐厅扩
大线上宣传。

员工们都知道， 餐厅两个月
的流水都不足以支付一个月的房
租， 而于爽还想留下这时来投奔
餐厅的视障小伙子致远。

致远在两年前突患眼疾，巨
大的心里创伤让他深陷抑郁，这
让于爽想起自己曾经失明的经
历，所以竭力把致远留在餐厅。

但昊雨坚持餐厅没法“再多
加一张嘴”， 他是在心疼于爽，心
疼餐厅雪上加霜。

然而这次沟通， 于爽突然意
识到，眼前的男孩早已长大，懂得
思考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决算。
昊雨的成长， 无疑证明于爽的良
苦用心是值得的。

让每一个视障人士都能平等

的参与社会活动、企业经营，甚至
能够有能力独立运营生意， 这是
于爽创办黑暗餐厅的初心。

昊雨的成长， 无疑证明了于
爽的计划是有机会落地成真的。

如今， 致远已经可以接替昊
雨的岗位，为顾客提供引导服务。

前不久， 致远还帮一个新来
的员工指导如何操作 Excel 表
格———失明前致远有多年工作经
验，对 Excel 操作了然于心，他就
靠着记忆里的操作方法， 愣是把
新员工给教会了。

于爽觉得很欣慰， 她从没有
给过这些员工具体的指导和要
求， 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自
由发挥的空间、 一个基础的支持
和保护， 但他们就在这个舞台上
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那道光。

【三】

前段时间， 黑暗餐厅来了一
位特殊的客人。

对方是个听障女孩， 父母为
她预约了来黑暗餐厅用餐。 用餐
过程大概 2个多小时。

当女孩走出黑暗区时， 哭着
说：“原来黑暗比无声更让人难以
忍耐， 原来我已经比很多人幸福
得多。 ”

于爽也被女孩的反应所打
动，她从没想到，自己的黑暗餐厅
还能影响那些“无声世界”的人，
“一个听不见的人说她很幸福，我
当时把这句话想了很久。 ”

实际上， 黑暗餐厅虽然初衷
是面向视障人士， 但最终于爽却
影响了很多她意料外的客人。 在
木马童话黑暗餐厅的美团评价
里， 能看到类似的用餐体验还有
很多： 有的夫妻特意带叛逆期的
孩子来用餐， 男孩发现餐厅一片
黑暗后，父母的强势也一扫而空，
反而主动放下手机，帮父母带路、
点餐，走出餐厅后，两代人的距离
比以往更近了一些。

还有些人是黑暗餐厅的献血
公益餐固定食客。

2018年起， 木马童话黑暗餐
厅就会为附近的献血舱提供公益
餐，3 年累计服务过近 3000 名无
偿献血志愿者。

在听说疫情餐厅经营困难
时，有人远道而来消费，主动找于
爽表示要提供帮助， 有人来店里
丢下几千元就走，连电话也不留。

为了帮助黑暗餐厅这类特殊
商户， 去年美团提供了疫后恢复
发展专项支持， 包括减免费用和
流量扶持、 补贴优惠等一整套帮
扶措施，让黑暗餐厅逐步回血。

于爽说， 从去年餐厅几近面
临倒闭， 再到今年开了第二家咖
啡店， 就是这样一群又一群人在
支撑着餐厅“一定要走下去”。

“常有人跟我说这地方有魔
力， 能改变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
情，尽管这里是我一手创建的，但
神奇的是，我也被这种‘魔力’影
响着，这是什么呢？ ”

于爽说， 或许是一种最朴素
的情感吧。

后记

12 月 3 日，国际残疾人日，于
爽的第二家店“木马童话·欢喜咖
啡”在北京复兴门地铁站试运营。

开业前两天记者问她， 您懂
咖啡么？ 于爽憨厚一笑：“我不懂
啊，但懂的人正在帮我。 ”

她口中懂的人， 是有相关经
验的听障店长， 和美团提供的免
费线上课程， 来帮助他们提升数
字化经营技能。

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曾
这样畅想他的理想国家： 建立一
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
级单独突出的幸福， 而是为了全
体公民的最大幸福。

在于爽这个微缩版的 “理想
国”里，她有相同的目标，一个更
为具体的目标： 从真正意义上实
现残健共融， 让残障者获得同等
的生存空间、 就业机会、 精神关
注，与健全人同步成长。

“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渺
小。 ”于爽清楚地知道，未来这个
“理想国”或许能生根发芽，形成
盘根错节的庞大根系，生生不息。
但眼下，她需要更多力量的汇入。

星星之火可燎原， 微弱之光
可灼日。 照亮残障者内心的燎原
之势，就在于爽们的行动里。

（据澎湃新闻）

黑暗餐厅的员工们一起做的手工大包 店内顾客留言贴满了一墙


